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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本书是对《墨子》的系统解读，作者以墨子专家的身份对墨子这本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 编辑荐语
研读经典的入门书  著名学者的悉心诠释  与先秦大家的精神沟通
◆ 读者定位

哲学专业，国学专业学生。

· 作者简介
孙中原（1938— ），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1961—1964年师从中国科学院汪奠基、沈有鼎，专攻中国古代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原副会长，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诸子百家、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著作有《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墨学通论》、《墨者的智慧》、《墨子及其后学》、《墨子鉴赏辞典》、《墨子今注今译》、《墨学与现代文化》和《墨翟与<墨子>》等30余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 内容简介
本书由前言，《墨子》各篇题解、原文、注释、译文、解读，附表和参考书目构成，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系统解读《墨子》元典，深入阐发墨学理念，突显墨家科学人文精神，揭示墨家思想的重要学术价值，解析墨学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借鉴意义，是《墨子》文献学、文化学和科学哲学研究的力作。《墨子》原文，用规范通俗的现代汉语翻译；注释、译文和解读，彰显墨家的合理思想、逻辑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技巧和文字艺术美感。本书注重行文的通顺流畅、精练雅致和生动有趣，适合人民大众的阅读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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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本书内容和宗旨 
　　　　本书由前言，《墨子》各篇题解、原文、注释、译文、解读、附表和参考书目构成，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系统解读《墨子》元典，深入阐发墨学理念，凸显墨家科学人文精神，揭示墨家思想的重要学术价值，解析墨学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借鉴意义，是《墨子》文献学、文化学和科学哲学研究的力作。《墨子》原文，用规范通俗的现代汉语翻译；注释、译文和解读，彰显墨家的合理思想、逻辑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技巧和文字艺术美感。本书注重行文的通顺流畅、精练雅致和生动有趣，适合人民大众的阅读口味。 
　　 
　　二、《墨子》版本和编目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墨子》最早版本，是明正统十年（1445）刊《道藏》所收《墨子》53篇。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71篇，至今已不可见。《道藏》所收《墨子》，是目前最为完整和可靠的版本，从中可以了解墨学的全貌与精华。本书按照《道藏》所收《墨子》53篇内容的不同性质，分为五编：《墨经》、“墨论”、“杂论”、“墨语”和“墨守”。每编包含若干篇目，详见表1。 
　　表1本书五编篇目 
　　序号编目篇目篇数1《墨经》《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62墨论《尚贤》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上中、《节葬》下、《天志》上中下、《明鬼》下、《非乐》上、《非命》上中下23续前表 
　　序号编目篇目篇数3杂论《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非儒》下84墨语《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55墨守《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蚁附》、《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11以下分别说明本书五编篇目的具体构成和价值意义。 
　　墨 子 解 读墨 子 解 读1.《墨经》 
　　这里所谓《墨经》，指《道藏》本《墨子》的第四十至四十三篇，即《经》上下和《经说》上下共4篇。这4篇统称为狭义《墨经》。狭义《墨经》四篇，加上《道藏》本《墨子》第四十四、四十五2篇，即《大取》和《小取》，总共6篇，统称为广义《墨经》。 
　　《墨经》称呼见《庄子•天下》，其中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晋鲁胜注释狭义《墨经》四篇（即《经》上下和《经说》上下），称为《墨辩》或《辩经》。鲁胜《墨辩注序》说：“《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 
　　区分狭义和广义《墨经》，对文化史的研究意义非凡。狭义《墨经》，完全从自然本身解释自然，不掺杂任何鬼神迷信、神秘因素，是干净彻底的无神论、纯粹的科学和人文学著作。这是墨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和历史上的绝唱。 
　　《墨经》是千古奇作，其内容除涉及政治、伦理外，逻辑、哲学和科学知识也特别丰富和突出。《经上》讲逻辑、哲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对重要概念范畴做出定义、划分，列举简单命题，《经说上》展开说明。《经下》讲逻辑、哲学和科学方面的重要命题、定理、定律，揭示论证的理由，把论证理由浓缩为几个字，便于诵读记忆，《经说下》展开说明。 
　　从专讲逻辑、哲学和科学的意义上说，《墨经》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典籍都更有价值。《墨经》作为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涵盖中国古代各门科学，是墨学的精华、全人类的优秀遗产，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常言说，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的短处，是缺乏逻辑和科学。然而《墨经》却是专讲逻辑和科学的元典。迄今为止，公众对《墨经》的熟悉程度，远不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儒道典籍。因为儒道典籍一向被宣传得多，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国家机器、舆论机构、知识精英，无不为此倾注全力，殚精竭虑。《墨经》作为中国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为文极其精练，看似墨者集团内部使用的辩论手册，颇如供私人披阅的手记大纲，而非为贡献社会、供大众遍览的普及读物。《墨经》产生于战国末期，秦汉以后墨家中绝，《墨经》更无人问津，成为历史绝唱。 
　　梁启超于1920年冬在清华大学讲授国学小史，讲完“墨家之论理学（逻辑学）”一节后，感慨道：“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逻辑）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梁启超：《墨子学案》，见任继愈等主编：《墨子大全》，第26册，142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沈有鼎说：“《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两千年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抛弃了这一宝物，让它埋在泥里。”《沈有鼎文集》，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我不禁感慨道：先秦《墨经》很热闹，秦汉以后遭冷淡。埋在泥里被抛弃，埋在地窖两千年！ 
　　《墨经》为文，体例特殊，又因埋没已久，素来缺乏研究，学者素称难读。清代著名古文字学家、经学家孙诒让，为校释《墨子》，倾注毕生精力。孙诒让形容《墨经》之难读说：“盖先秦诸子之伪舛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者。”“而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 
　　1897年，孙诒让致信梁启超，自称对“《经》、《说》诸篇，闳意妙旨，所未窥者尚多”，又说《墨经》学问“赅举中西，邮彻旷绝，几于九译乃通”，故学者“罕能尽逮”。孙诒让鼓励梁启超从事研究《墨经》的“旷代盛业”。梁启超果然不负厚望，累积三十余年之功力，撰著《墨子学案》和《墨经校释》，在墨学研究史上树立了丰碑。 
　　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综合广狭二义《墨经》的两种见解，说：“《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盖即相里子、邓陵子之伦所传诵而论说者也。”这隐约表明，广狭二义《墨经》为后期墨家的作品。 
　　从《墨经》的内容看，它应是墨子后学即后期墨家的作品。《墨经》综合融汇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成果，不是战国初期墨子和前期墨家所能创作出来的。墨子死后，分散在各地的墨家学派，分裂为许多小派别、小团体，他们是相对独立、平等发展的不同学术群体，除保持共同的“墨者”称号、遵奉共同的精神领袖墨翟、宗奉墨子学说(如兼爱)外，常就各种学术问题展开激烈争辩。 
　　《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一说伯夫氏) 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庄子后学所说的“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其中“之弟子、之徒、之墨者、之属”等，都是复数词，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批人、一群人。当时著名学者常聚徒讲学，追随者甚众，动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 
　　各派墨者，都共同诵读《墨经》，但在许多问题上有争论，而都说对方是非正统墨家。这种争论，在学派发展中是正常的现象。从本质上说，争论不是真理发展的阻力，而是动力。真理像燧石，敲打越厉害，越能迸发灿烂火花。如今所见《墨经》，义理之深湛，文字之精炼，都是学派内外反复争辩、切磋琢磨的结果。 
　　沈有鼎主张发挥科学性的想象力，猜测《经》和《经说》4篇可能是学术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北方之墨者”的著作，即“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所著，其论据的简括术语用“说在”。《大取》在很多地方，跟四篇明显唱对台戏，学说比较原始，含义丰富，重形式的趋势较弱，可能是“南方之墨者”的著作，其论据的简括术语用“其类在”。两种公式不同。韩非子说，在以上两派之外，还有相夫氏(伯夫氏)之墨，这一派也许是西方之墨者，不愿意参加以上两派的争论，而满足于《小取》完整、简明但较晚出的辩学体系。参见《沈有鼎文集》，393页。 
　　2.“墨论” 
　　这里所谓“墨论”，又称墨子“十论”，即墨子的十大论题。《鲁问》载墨子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这就是著名的墨子“十论”，即墨子的10个重要论题。这是墨子在游说各诸侯国君卿大夫时着重阐发的治国方案和政治伦理思想，与《墨子》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10个篇名恰相对应。这是墨子就自己学说基本问题所做的系统讲演，由弟子们记录整理而成。 
　　其中每篇分上中下，10篇又细分为30篇，有些篇遗失，现存23篇。上中下篇内容大同小异，可能是墨者不同派别的不同传本，由后人编辑而成。这是反映墨子学说的可靠材料。墨子后学分三派，有住在南方楚国的，有住在东方齐鲁的，有住在西方秦国的，可能传本不同。汉代史学家刘向、刘歆整理《墨子》，统编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墨家各派文稿，梳理出《尚贤》到《非命》十论23篇。这是《墨子》的主要论题和思想，可以归类到哲学、经济、政治、伦理、军事等方面，而偏重政治、伦理。 
　　3.“杂论” 
　　这里所谓“杂论”，指《道藏》本《墨子》开头部分从《亲士》到《三辩》共7篇文章，可能是刘向、刘歆父子奉皇帝之命整理国家图书馆藏书时编排而成。我又加上《非儒下》一篇。这8篇文章是墨学的杂篇论文，记载了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杂论”8篇，多为“墨论”（墨子十论）的余义。孙诒让曾指出，《亲士》为《尚贤》余义，《法仪》为《天志》余义，《七患》、《辞过》为《节用》余义，《三辩》为《非乐》余义。事实的确如此，因此我把“杂论”放在“墨论”之后，作为“墨论”的补充。 
　　4.“墨语” 
　　这里所谓“墨语”，指从《耕柱》到《公输》共5篇文章，体裁类似儒家经典《论语》，记载墨子跟后学、时人的对话，生动真实，妙趣横生。其作为墨子的言行录和传记资料，是研究墨子生平事业和思想的重要参考。 
　　5.“墨守” 
　　这里所谓“墨守”，指从《备城门》到《杂守》共11篇文章，讲守城的工程设施、武器装备、军事组织和战略战术，属军事学，用墨子和禽滑厘对话的体裁写成。其中称“子墨子”14次，称“禽滑厘”3次，称“禽子”8次，说明墨子大弟子禽滑厘也带有门徒，称其为老师，参与了“墨守”论文从《备城门》到《杂守》共11篇的记录编写。 
　　墨子和禽滑厘在篇中都被称为“子”，可见其中有墨子的再传弟子即禽滑厘弟子加工整理的痕迹，里面可能还包含有战国中后期墨家弟子补充的部分，但其基本思想，仍可视为墨子和禽滑厘的共同创造。由于此篇采用禽滑厘提问和墨子回答的形式，也可看做是墨子著作，代表墨子思想。 
　　当时著作的传统，是由老师讲，弟子记录、整理。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言行而成，虽不是孔子亲手所著，但代表孔子思想。《老子》由道家后学整理，其中可能有战国中期道家后学的补充，但基本思想仍可归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 
　　《墨子》由历代墨者薪尽火传，一再加工整理，集体创作而成。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公元前5—前3世纪的二百多年。它绝非成书于墨子一人之手，也非成书于一时，而是墨家学者集众人之力，历经两个世纪积累编纂的结果。 
　　《墨子》一书能够流传到今天，要感谢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284－364)。葛氏道教著作《神仙传》述古代神仙故事，把墨子附会为道教神仙。他说“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入周狄山”学道，修炼为“地仙”，到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时尚存，“视其颜色，常如五十许人”。活了好几百岁，竟然还像五十多岁的人，这是道教迷信的不经之谈。不过，后世由此兼收《墨子》入道教经典总集《道藏》。魏晋以降，历经战乱，群书散佚，而53篇《墨子》却侥幸得存，使我们得以一睹墨学之精深博大。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一十七评论《墨子》说：“旧本题宋墨翟撰，考《汉书•艺文志》，《墨子》71篇，注曰，名翟，宋大夫，在孔子后。《隋书•经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书中多称子墨子，则门人之言，非所自著也。” 
　　《墨子》书中多称“子墨子”，意即“我们这个学派的老师墨子”。第一个“子”强调是“我们这个学派的”，第二个“子”是“先生”。“子墨子曰”意即“我们的老师墨子说”。《墨子》为文，多用门人口气。《墨子》准确来说是墨家著作，而不一定是墨子本人执笔。 
　　《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说《墨子》是“门人之言”，非墨翟“自著”，颇有见地。直到现在，还有人坚决主张《墨子》是墨子本人写的，而这是不可能的。墨子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人，不可能知道公元前4和前3世纪的思想与史实。有人说，如果《墨子》不是墨子本人写的，怎么能说是墨子的思想学说？墨子门人谨遵师训，记述发挥墨子学说，不一定都由墨子本人亲手撰写，但仍可部分地、有条件地归之于墨子本人的思想学说。 
　　先秦人著作“书于竹帛”(《兼爱下》)，即写在竹简绢帛上。先秦留下的《墨子》竹帛之书，经过了汉朝人编辑。汉成帝于公元前26年派刘向整理编校先秦古籍，包括《墨子》在内。汉哀帝又命刘向之子刘歆继续其父的工作。他们使用的底本就是这种竹帛之书。经刘向、刘歆整理的《墨子》，统一用绢帛书写。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71篇，是经刘向、刘歆编辑整理过的帛书《墨子》，收藏于皇家图书馆。此书辗转流传，到明代道士刊行《道藏》，收《墨子》53篇。《道藏》所收《墨子》，是班固著录《墨子》的残本。 
　　清代以后学者校注《墨子》，都沿用《道藏》本。本书中的《墨子》原文校勘，以《道藏》和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底本，综合历代学者校注成果，融汇笔者五十多年研究心得，斟酌厘定。前言、题解、注释、译文、解读、附表和参考书目，为笔者所加，是对《墨子》元典的导读阐发。 
　　 
　　三、墨子、墨家和墨学 
　　继春秋末老子、孔子之后，墨子活动在战国初的公元前5世纪。墨子创立的墨家，兴盛于战国中后期（公元前4-前3世纪）。《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著作总集。《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读《墨子》，也需“知人论世” ，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了解墨子其人和墨家学派。 
　　墨子名翟。《墨子》载，墨子本人有22次自称“翟”。如《贵义》载墨子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鲁问》载墨子说：“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翟虑被坚执锐”，“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墨子这一段话中，7次自称“翟”。 
　　墨子之后，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的孟子，在《滕文公下》中说：“墨翟之言盈天下。”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所收古籍，有844卷1024次称墨子为墨翟。《史记•秦始皇本纪》说：“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鲁仲连邹阳列传》说：“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这都是墨子姓墨名翟的确证。 
　　墨子居鲁，以鲁为活动中心，通向各诸侯国。周平王（公元前770-前720，在位51年)时期史官史角的后代居于鲁国，墨子随其学习周礼。《吕氏春秋•当染》说：“鲁惠公（公元前768-前723，在位46年）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平）王使史角往“桓王”应为平王。桓王于公元前719-前697年在位23年。鲁惠公卒于平王四十八年（前723）。鲁惠公卒后四年，即前719年，桓王即位。鲁惠公与桓王不相接。《竹书》记鲁惠公“请礼”，在平王四十二年，即前729年，鲁惠公四十年。，惠公止之。其后（史角后人）在于鲁，墨子学焉。” 
　　《贵义》说：“墨子自鲁即齐。”“墨子南游于楚。”“子墨子南游使卫。”“子墨子北之齐。”《非攻中》说：“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东方有莒之国者。”以上南北东等方位词的使用，是以鲁国为坐标而言：楚、卫、吴在鲁之南，齐、晋在鲁之北，莒在鲁之东。《鲁问》说，越王给公尚过五十辆大车，让他“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慎大览》东汉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 
　　墨子出身平民，由工匠上升为知识分子。墨子熟悉木工技艺，兼通各种手工业技巧。《鲁问》载：“公输子（鲁班）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不如为车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 
　　墨家传承战国时期二百余年，弟子遍天下。《公输》载墨子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子会做车辖（车轴关键）、车（车辕跟驾辕横木衔接的关键），主持制作守城器械。《备城门》等十一篇军事论文，列举种类繁多的守城器械，把当时农业和手工业使用的工具、设施和技术改造推广，应用于守城战斗。 
　　墨子和墨家的议论，常提到各种手工业技巧。《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墨子》提到的手工业工种，有制革、制陶、冶金、缝纫、刺绣、做鞋子、造铠甲、土石建筑等。 
　　《经上》第96条说：“巧传则求其故。”即对代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探求其所以然之故，探明其原因和原理。《墨经》记载的科学知识，是手工业技术经验的提升和总结。墨子出身贫贱，谈辩时，常用农与工肆的人和事来打比方、举例子，反映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因此，墨学跟劳动人民有密切联系。 
　　公元前439年，楚惠王（公元前488—前432，在位57年）在位的第五十年，墨子游楚，向楚惠王献书，楚惠王借口年老，派大臣穆贺接待墨子。墨子对穆贺说：“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墨子自称“贱人”，墨学是“贱人之所为”，把墨学比喻为农民种的粮食和采集的草药，谁都可以享用。《吕氏春秋•爱类》说，墨子见楚惠王说：“臣，北方之鄙人也。”“鄙人”，即小人、卑贱者，跟当时社会的高贵者（贵族）不同。 
　　墨家学派有自觉的纲领、明确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墨家自觉的纲领叫“为义”，即实现墨子仁义道德的理想。《耕柱》载：“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晞(测量)者晞，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墨家学派的成员，自称“墨者”。《小取》有两次说：“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庄子•天下》说：“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槖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墨子的教学方法，是系统讲授、日常对话和各种实际训练的结合。《墨子》一书，是墨子教学的教材和演说词的记录，而由墨子后学增益补充。从《尚贤》到《非命》10篇，是墨子社会政治学说的系统讲演记录。《非儒》、《耕柱》、《贵义》、《公孟》、《鲁问》等篇，是墨子和弟子的对话录。对话是墨子的重要教学方式。《墨经》和《备城门》诸篇，包含墨家参与手工业实践、守城战斗的资料，并对此实践做理论提升。 
　　《鲁问》等篇记载，墨子门下的弟子有各种出路，如被推荐到各诸侯国去做官，从事其他事业，或留在墨者团体服务。大弟子禽滑厘是墨子的得力助手，帮助墨子处理墨家集团的全面事务。《庄子•天下》把禽滑厘视为墨家集团的第二位代表人。耕柱子、高石子、胜绰、公尚过等，被派往楚、卫、齐、越等国从政从军。弟子从政从军，表现不好，违背墨子的学说，可能会被召回，重新接受教育。胜绰做齐将项子牛的侍从，多次帮助齐国，攻打鲁国，被墨子请退，批评训导。这表明墨子弟子，虽学成外出工作，仍受墨者团体纪律的管辖约束。 
　　《耕柱》记载，墨子弟子外出工作，要将一部分收入交给墨者团体公用。受墨子赏识的弟子耕柱子到楚国做官，有几位老同学被墨子派到楚国办事，吃住在耕柱子处。老同学认为，耕柱子招待不够丰厚，每天只供给三升粮食，吃不饱，于是回来报告墨子说：“耕柱子在楚国没什么好处，他待我们很吝啬，还不如把他调回来算了!”没过多久，耕柱子积攒二百两金子，恭敬地奉送给墨子说：“学生工作做得不好，现有二百两金子，奉献老师，不成敬意，请笑纳！”墨子当即肯定说：“小伙子果然干得不错!” 
　　《鲁问》记载，曹公子从墨子那儿毕业，工作三年后，回去探望墨子，对墨子回忆说：“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足证墨家集团经济生活的清苦。墨家学派的一个特征，是有任侠、侠义精神。任侠、游侠、侠义之士，身佩武器，用武力做“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的“义”事，使墨家集团带有一定的军事性，这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墨者集团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 
　　墨者团体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社团。墨子后学在这个社团中，薪尽火传，代兴不辍，活动足迹遍神州。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墨者团体才逐渐失去其存在价值，从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墨家集团首领墨子和禽滑厘都长得皮肤黝黑，符合劳动者的外在特征。《贵义》载，墨子“色黑”，从鲁国出发，到齐国游说，算卦先生半路遇见他说：“您现在不能到齐国去！因为现在老天爷正在齐国杀黑龙，您颜色黑，去了一定不吉利！”墨子不听，继续往向前走，到齐国首都临淄，淄水暴涨，过不去，只好被迫返回。 
　　《备梯》记载，禽滑厘“面目黧黑”，因长年从事体力劳动，手脚长满老茧。墨家成员多来自民间，直接劳动，确像劳动学派。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耕柱子也保留着劳动者的气息。墨子对“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说：“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这说明墨子对墨家学派的社会作用有明确自觉的认识，墨学与“先王之道”、“圣人之言”、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有继承发展的关系。 
　　墨学有人民性。《荀子•王霸》说：“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认为墨子学说是劳动者的理论，有别于儒家所谨守的“圣王之道”，这显示出墨儒两派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取向。 
　　墨子是劳动者的圣人。在墨子活着时就被称为圣人。《公孟》载，墨子有病，学生跌鼻进而问曰：“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唐余知古《渚宫旧事》记载，楚国封君鲁阳文君对楚王说：“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可见墨子被称为圣人，在当时已经为墨家学派内外的人所认可，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批注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子。”《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华解析本），目录，4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该书目录第4页序号15标题“墨子列传”下引毛泽东批注的原话。按：司马迁《史记》并无“墨子列传”，此是编书者误标，应删除。 
　　墨学与儒学及其他诸子学，在激烈论争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汲取。《墨经》对自然科学和逻辑方法的概括总结，是囊括百科、熔铸百家的结果。汲取全人类至当时为止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墨子》精华在内。现代新文化应着重汲取《墨子》的逻辑、哲学、科学和其他人文学，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军事学等思想精华，作为启发借鉴。 
　　墨学由墨子创说，为后学发展。墨子所创政治伦理学说，主要包括从《尚贤》到《非命》的十大论题。后学发展，除一直坚持“兼爱”的政治伦理学说外，还大为向前发展了萌芽于墨子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思想，在《墨经》中形成了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系统。墨子创说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精华，跟后学所发展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系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正确解读《墨子》元典，需要借助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Hilbert，1862—1943)把理论研究分为“对象和元”两个层次。他把所研究的理论叫对象理论，把研究对象理论时所用的工具性理论叫元理论。希尔伯特1922年在莱比锡德国自然科学大会讲演说：“对于通常的形式化数学而言，在一定意义上要附加一门新的数学，即元数学。在元数学中，人们处理普通数学的证明，后者成为研究的对象。” 
　　美籍波兰裔学者塔尔斯基(Tarski，1902—1983)在1933年的《形式语言中的真值概念》一文中，把语言区分为“对象和元”，把所讨论的语言叫对象语言，把讨论对象语言时所用的工具性语言叫元语言。语言被分为一系列范围愈来愈大的语言，其中每一个语言与下一个语言的关系，如同形式语言与它的元语言之间的关系。 
　　墨学，即墨家学说，在当前含有两重意义。一是《墨子》元典内的思想观点，这是墨学第一层次的对象研究，它是业已终结、相对封闭的学术思想体系，不再自行增殖变化。二是《墨子》元典之外、之后、之上的众多非墨家人士，特别是今人对《墨子》元典内思想观点的研究，这是第二层次的元研究，是充满生命的活力与张力、可以永续阐发的开放性进程。 
　　相对于现代墨学研究，《墨子》元典内的墨学是古旧墨学、对象墨学。现代墨学研究的目的是推陈出新，推出现代墨学、新墨学、元墨学。在学术发展的层次上，后者超越和高于前者，是对前者的加工制作和现代转型。 
　　正确解读《墨子》所借助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相对于《墨子》元典来说，具有在外、在后和在上的性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从范围来说，位于《墨子》外面；从时代来说，位于《墨子》后面；从层次来说，位于《墨子》上面。现代人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看《墨子》，立足的视角是在《墨子》外面、后面和上面。这种在外、在后和在上性质的研究，用专门的科学方法论术语称呼，叫元研究。 
　　“元”对应英文meta，意为在对象之外、之后、之上，具有超越、总体的性质。港台学者译为“后设”，即在对象之外、之后、之上的设定。“元”，指高一层次，含本原、根本、支配、主导、统率、灵魂之意。 
　　公元前335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东北郊小树林里租房，创立吕克昂学园，即逍遥学派。公元前60年，吕克昂学园第11任也是末任园长安德罗尼柯，编辑亚氏学园的遗稿47种，其中论可感有形物的著作叫《物理学》，拉丁文为physica；论超感抽象物的著作叫《物理学之后》，拉丁文为metaphysica。这是英文构词前缀meta的来源，是元研究意涵的西方渊源，中文意涵渊源于《易•系辞上》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 
　　本书的写作结构：《墨子》原文部分属于墨学的对象研究，前言、题解、注释、译文和解读部分属于元研究。所谓解读，指阅读解释、分析研究、理解体会，包含全部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研究运作在内。 
　　我们对无标点分段的《墨子》文本离章辨句，添加现代标点，分段，就是科学研究的开端。加上前言、题解、注释、译文和解读，是对《墨子》的对象研究添加元研究的操作。这种元研究的操作，运用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演绎归纳等理性思维的方法，对古旧墨学的原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新墨学、元墨学的理论系统。科学的理论抽象，看似远离对象，实际是深入对象、排除假象、把握真相、更深刻地反映对象本质的科学研究进程。 
　　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萌芽。在《墨子》中可以找到现代哲学、逻辑学、科学和人文学的萌芽。本书揭示了由《墨子》的萌芽到现代观点方法的联结，展现了墨学由古到今、中外融通的思想脉络。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现代科学方法，是分析《墨子》精华的钥匙。墨学中表露的现代观点征兆，只有在现代科学方法被把握后才能理解。 
　　《诗经•小雅•鹤鸣》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错”是磨刀石。“攻”是治理。清郑世元《感怀杂诗》说：“他山有砺石，良璧愈晶莹。”砺石是磨刀石。《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代科学方法是研究《墨子》的利器。 
　　杜甫《望岳》诗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王之涣《登鹳雀楼》诗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苏轼《题西林壁》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都可拿来比喻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墨子》的境界。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的文化轴心时代，是奠定人类精神基础、影响今日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见《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38~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他说的这个时代，正值墨家兴盛的战国时期。 
　　《墨经》有数百个各门科学的范畴命题，是影响到今日的重要元典。“元典”即始典、首典、原典、美典和宝典，是历久弥新、经久不衰之典。元典之树常青，《墨经》之树常绿。“经”即经典、典范、规范、常道和路径。《释名•释书契》说：“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墨经》包含常用的普遍真理，有着“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胡适语）的观念。元典是轴心时代的原创，蕴藏后代创造性诠释与转型的全息性基元。这是《墨子》精华可多次诠释和转型的奥妙所在。 
　　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战国时期的辉煌，不逊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是需要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包含墨家在内。巨人智慧之光，辉耀当世，影响现代和未来。墨学有恒久不衰的价值，蕴藏适用过去、现代与未来世界合理思想的基元，拥有永续阐发的潜质。 
　　旅美华裔学者傅伟勋（1933—1996）的创造性诠释学方法可资借鉴。傅伟勋提出创造性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的五种境界说：第一，实谓，原典实际上怎么说，即原典的校勘考证。第二，意谓，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是“实谓”的意义，是原典训诂和语义分析。第三，蕴谓，原典蕴藏的深层义理，有高低不同的多层蕴涵。第四，当谓，原思想家应当说出的，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如何重新表达，发掘原思想体系表层结构下的深层结构，为原思想家说出应当说出的话。第五，创谓，为解决原思想家未完成的课题，现在必须创新地说什么，从批判继承者转化为创造发展者，救活原有思想，消解其难题和矛盾，为原思想家完成创新思维课题，促进世界思想传统交流，培养创新力量。参见王赞源：《创造性的诠释学家：傅伟勋教授访问录》，1194~1204页，载《哲学与文化》，1997（12）。 
　　借鉴傅伟勋的创造性诠释学方法来分析现今学术界对《墨子》的研究进程，可知当前学术界对《墨子》的校勘训诂和义理研究还远未走出傅氏所说的前两种诠释境界：“实谓”和“意谓”。即使在“实谓”和“意谓”的诠释境界中，学术界的成果也还远未达到理想，臻于完满，达成共识，更遑论傅氏所说的后三种诠释境界：“蕴谓”、“当谓”和“创谓”。这三种诠释境界，才真正是墨学创新转型的理想化、完善化研究。墨学研究的大势，正是路漫漫其修远，需学者上下求索，追求超越。 
　　近现代西学东渐、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趋势锐不可当。许多有识之士，发现墨学中有符合新时代需要的科学内容，是建设新文化的宝贵资源和启示借鉴。但墨学，特别是《墨经》的哲学、逻辑学、科学和人文学知识，原来所用先秦古汉语和“经”、“经说”等奇异的表达方式，佶屈聱牙，艰涩难懂，不经专门解释，令人难以索解。今天的研究者，在现代学术素养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对《墨子》精华进行创造性诠释，把古墨学的朴素原始状态改造转型为今人易懂能用的学术新品，是时不我待的神圣使命。 
　　在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新时代解读《墨子》，应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的现实需要出发，秉持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读者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语言来解释说明，把墨家用先秦古汉语和“经”、“经说”等奇异表达方式所呈现的古旧墨学，改造转型为今人易于理解运用的新墨学、元墨学。这种新墨学、元墨学，是现代新文化的必要成分，是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新时代社会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image: image5.jpg]W o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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